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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

对付。 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

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

“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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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走廊控扼丝路要道，是西汉与西域各民族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

域，开通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欧亚大陆各个文明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贸易联系

由此开始并走向交流互动。 对于西汉时期河西长城

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
如阎文儒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曾随中研院西北科

考团的夏鼐、向达等先贤对河西地区进行了考古勘

探调查，考察了当地的石窟、墓葬、古代城址及沿线

长城，将古之敦煌比作今之上海，认为其首先是作为

军事重镇发展起来，在国防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且因

其地处干旱少雨地区，保存了大量物质遗存［１］ 。 刘

光华研究了汉武帝时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指出

防御工事的修筑是为开发河西服务的，反之对这一

地区的开发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人力、物力与地利

的支持［２］ 。 李并成对河西地区的长城进行了深入

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出土简牍与历史文献对各个遗

迹与历史记载的位置进行了比对和考辨［３］ 。 王子

今关于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①。
李永良回顾了陈梦家、陈直等前辈对出土河西汉简

的研究，提到对其中军事文书的释读将为研究汉代

边防体制、军事工程、烽燧兵器、戍卒生活、屯田开发

等提供重要参考［４］ 。 李振国考察了山丹大马营的

历代烽燧，结合文献资料与史志记录对其产生的历

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部分遗址的保存现

状［５］ 。 但将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的成果并不深入，笔者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做一些

突破。

一、西汉为何修建河西长城

汉初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经济状

况不佳，国力弱小，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汉武

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变汉初的“无为而治”政
策为有为政策，开始设置河西四郡，并修建长城。

汉代对长城的修建极为重视，《史记》记载严安

上书武帝：“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 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 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

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无穷之

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 ［６］２９５９

主父偃建议汉武帝由进攻匈奴转为守边防御， 置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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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郡“外阻河”以御匈奴。 西汉时期，虽然在西南、
岭南偶尔也有战争，但军事上的防御重点依然是北

方的匈奴及西北地区的羌人。 汉王朝因忌讳秦修长

城导致秦快速灭亡，遂称长城为“塞”或者“鄣塞”，
称秦长城为故塞。 如《汉书·高帝纪》载，高帝二年

（公元前 ２０５），“兴关中卒乘边塞” ［７］３８，“复缮古秦

时蒙恬所为塞” ［６］２９０６。 《史记·匈奴列传》云：“汉
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

列亭至庐朐。” ［６］２９１６ 《汉书·张骞传》也云：“击破

姑师，虏楼兰王。 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７］２６９５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

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 ［７］２９８９从文

献来看，“塞”就是长城。
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匈奴

的关系由战略防守变为战略进攻，在军事战争取得

胜利的前提下，在河西地区和西域也修建长城。 武

帝以后，由于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缓和，故此后西汉对

长城多修缮，较少新建。
匈奴游牧的生业方式使他们可以长途跋涉逃避

打击，当西汉大部队撤退后，又可机动地返回。 同时

由于西汉在与匈奴长途战争中消耗太大，经济实力

无法继续支持其深入追击匈奴或保持胜利局势。 对

于匈奴游牧民族这种作战方式，只有靠修筑长城进

行有效的防御，运用长城保卫战争果实。 因此，汉王

朝决定在新占领区域修筑长城。 匈奴骑兵以运动和

速度见长，他们像草原上的旋风一样来去神速。 长

城的出现，成为一条牢固的绊马索，有力地减缓并削

弱了骑兵的进攻速度和能力，使骑兵的优势难以发

挥，因此修建长城对于防御匈奴的侵扰有着深远的

军事意义。
武帝时期派兵出击匈奴后，匈奴远遁，对西汉的

侵扰逐渐减少，危害也微乎其微。 匈奴有狩猎、零星

的农业、手工业等为辅助生计，还有贸易的往来以及

与西汉和亲贡赐等，这些都可以给匈奴带来丰厚的

利益，使得游牧自身的生产局限有所缓解。 但是匈

奴逐水草而迁徙，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去飘忽不定，
其游牧本质决定其存储财富有限，在恶劣的特殊气

候出现导致灾害时，不但游牧主业不支，其副业缓解

力度也有所降低。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虽然西汉防

御体系的完善会使匈奴掠夺付出的代价不断增加，
但在特殊气候造就的“紧急情况”、掠夺代价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匈奴仍会选择侵扰。 因此游牧

民族自身的生产基础，在面临特殊气候时会有效地

推动匈奴采用侵扰获得补给，这时，长城的防御作用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虽然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时期，匈奴扰边微乎

其微，尤其在匈奴内乱和南匈奴内迁之后，未再有侵

扰。 但西汉长城除了沿用秦长城外还有新建部分，
且新建的长城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宣帝时也有烽燧

的修建，因此，此时的长城防御，匈奴的侵扰已经不

是主要原因了，但是西汉王朝仍然利用长城来防御，
说明西汉长城的修建除了匈奴侵扰外，还有西汉自

身的内在原因。
汉朝人认为匈奴不讲诚信，无法以礼教感化，因

此无法消除对匈奴军事威胁的防御心理。 武帝之后

这种心理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宣帝时，呼韩邪前来朝

拜，大臣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
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外夷稽首称藩，中
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 《书》曰

‘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 如使匈奴后嗣

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 信让行乎蛮

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７］３２８２表示对处

于“荒服”的匈奴臣服不寄希望，这也是当时多数大

臣的态度。 甚至到元帝时，匈奴威胁甚小，且临近汉

境的呼韩邪单于已臣服多年，汉郎中侯应仍认为：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 汉兴，尤被其

害。”“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

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来臣。 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

然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

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 ［７］３８０３－３８０４。 可

见武帝修筑防御工事后边境只是少安，匈奴的威胁

依然存在。 侯应对匈奴的认知是汉朝朝廷上下的一

贯认知，匈奴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绝对不能掉以

轻心。 因此武帝在用兵匈奴和修筑长城之后，西汉

虽然受到匈奴侵扰的事件较少，但汉王朝内心防范

意识依然存在，故仍时时防范，所以利用长城进行防

御从未松懈，如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将
长城烽燧建筑向西延伸至新疆库车西北，然而这时

期长城修筑也只是“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 ［７］３８０４，
多是出于汉朝朝廷“安不忘危”的心理防御需要。

二、西汉河西长城的修建

西汉河西长城是汉武帝在大军驱逐匈奴占领河

西之后为防御敌人的反扑和袭扰、维护安全所构筑

的军事防御系统工程，其走向从今甘肃永登黄河西

岸的令居一路向西延伸，经过武威、张掖，到酒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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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务和自然环境的需要，分道向北沿黑河（弱
水）修到今内蒙古境内的居延。 另一路则继续向西

修到敦煌，过玉门关延至今新疆境内。
汉王朝修长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汉

朝建立两年后，即公元前 ２０１ 年缮治河上塞；其二，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派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将
长城向西北扩至河西走廊北端；其三，公元前 １０２
年，武帝又命光禄卿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匈奴

自此彻底退至大漠以北。
西汉长城是修缮利用前代长城并新建长城，也

就是在沿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对部分地段新建。 修

缮的主要是战国长城、秦长城，如在河南地、阴山南

北麓、燕山地区的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以及朝鲜境内几乎全部沿用战国赵长城、燕秦长城

和秦朝的长城。 新建的主要是河西及西域长城、外
线长城。 汉长城“至晋、魏、隋、唐时期，仍是军事战

略的运输线、边疆安全的保障线、祖国疆界的奠基

石” ［８］ 。 甚至有些烽燧仍被后世修葺延用，如河西

长城永昌县段中的河西堡东南、头墩西北 ５．５ 公里

的明代边墙线上，发现一座烽燧遗址，“此墩台应始

建于 汉 代， 历 经 五 凉、 唐 代， 至 明、 清 仍 在 使

用” ［９］３３。
西汉大规模地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是汉武帝

时进行的。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１２７ 年），“卫
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

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

地，筑 朔 方， 复 缮 故 秦 时 蒙 恬 所 为 塞， 因 河 为

固” ［６］２９０６。 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对长城的修葺。
公元前 １２１ 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

河往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水登）。 为了充实河西

走廊一带的边备，汉在这里设置了郡县，首次在匈奴

浑邪王旧地设酒泉郡。 《史记·大宛列传》云：“汉
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６］３１７０发

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屯垦，开水利。 而随着河西郡

县的设置，长城也延伸到了酒泉。 元鼎二年（公元

前 １１５ 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乌孙及中亚各国，汉
与匈奴的斗争逐渐向西北转移，长城也便一步一步

地向西北延伸。 元鼎六年，汉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

郡的建置，“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６］３１７２，长
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关。 太初三年（公元前

１０２ 年），汉不仅修缮了朔方以东的长城，还将之向

东北延伸。 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

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卢朐。 而使游击

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

居延泽上。” ［６］２９１６长城修到了卢朐河（今克鲁伦河

上游）。 另外，是年汉还在朔方以西的居延泽（今内

蒙古自治区居延）筑了长城，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

奴右贤王对新建的河西郡县的侵扰，同时从玉门关

以西“列亭鄣至盐泽”。 将长城西延至新疆罗布泊

盐泽。 至此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

长城巍然屹立在汉王朝的北方。
河西段汉长城共分为三段：东段修筑最早也最

完整，史称“令居塞”，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西北

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张掖之北，经过东

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

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

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

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

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
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

堠”为原则，河西长城根据当时河西自然环境条件，
勘测合理线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大致沿龙首

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并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

燧、交通驿站等设施。 全线由墙体、壕沟、山崖石壁、
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鄣构成，同时

铺设“天田”（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形成了塞

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立体防御

体系。
由于历史上徙民实边、屯民联防措施的实施，内

地移民对河西的开发，增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农牧

生产，固守了西部边塞，确保了长城沿线安定，保障

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

无王庭。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６］２９１１使

河西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
款于塞下” ［１０］２９３１的繁荣景象。

文献中有大量置郡、置田的记录，然不可能只设

郡县而无防或置田而无保护，因此笔者同意白音查

干的观点，即在设郡同时建有防御措施［１１］ 。 故元

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开始修筑东起令居，西至酒

泉的防御工程。 元封元年（公元前 １１０ 年）至元封

三年“酒泉列亭鄣至玉门” ［７］２６９５。 元封四年和五

年，置敦煌郡，开始令居以西至盐泽地区的开辟，筑
酒泉塞［９］１７。 太初三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
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 ［７］３８７３，即修建了东起

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长城。 太初三年

在酒泉、张掖北之居延泽、休屠泽筑塞设防。 天汉初

筑敦煌以西之烽燧线［９］１７。 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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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年） 置西域都护护北道， 徙屯田， 田于北胥

鞬［７］３８７４，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
渠犁田官相近，由楼兰至渠犁的一系列烽燧亭鄣组

成的长城建成。
西汉时期在修筑长城墙体加强防御的同时，还

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燧。 目前在汉长城

沿线发现了大量的烽燧、亭鄣，这些设施与长城组成

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 从目前发现的汉简中，我们

基本可以了解当时关于烽火的相关规定。 要求假如

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

烽火。 如果发现的是 １０ 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

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 假如是 ５００ 或 １０００ 名敌人

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个烽火。 这些预先约定的

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做必要

的准备。 烽火点燃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

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

尉府。 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

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 若敌情

万分危急，或敌人已经攻下烽火亭鄣，该亭不能按时

举火时，则应由相邻的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

火台。

三、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在西汉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加之河西长城

的完善和功能的有效发挥，促使匈奴政治局势发生

新变化，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且其政权趋于稳定。
在长城内外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加强与西域诸国和中亚、西亚等的商贸联系。

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的政治交往、
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 这条通道在《汉
书·西域传》 中称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

道” ［７］３８７２，就是汉通西域道。 河西走廊便成了通往

中亚南北两条商路的必经之地。 河西走廊的敦煌是

中西交通的总枢纽，汉武帝为巩固西北边防，确保丝

路东段河西道路畅通，从而在河西修建长城。
虽然汉武帝以前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是存在的，

但由于所经过地区环境恶劣，匈奴等少数民族占领

河西走廊，东西方的贸易多有不便。 为了延长对丝

绸之路的保护线，汉在河西走廊以西实行烽燧亭鄣

制度。 因为修建城墙代价太大，在玉门阳关以西每

隔五公里左右修建烽燧，作为通信和安全保障系统。
汉代的烽燧亭鄣制度实际上是沿丝绸大道设立供应

粮食的驿站和军事防御线上设立的军事通信哨所。

自从烽燧亭鄣制度建立后，“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
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７］３７８４。 正如 《史

记·司马相如列传》所云：“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

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 触

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 ［６］３０４５，为保障

丝绸之路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对匈奴的用兵只在北方地区，而汉对匈奴的

用兵已经伸展到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规模大大

扩展，防御体系的范围也一定要扩大，否则会前功尽

弃。 因此西汉王朝在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取得河

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
鄣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

“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 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

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

除了匈奴的威胁。 同时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

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推动了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与

此同时，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

辟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之先河。 以后的六

七十年间，西北地区丝路畅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可谓边城晏闭、牛马布野。

尽管先秦时期，中原政府与西域的联系道路是

有的，贸易也是存在的，但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历

史上第一个官方保护的丝绸之路。 考古资料证实，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是广泛存在

的。 实质上“秦穆公霸西戎”应该是先秦时期东西

方交流的重大事件，在秦始皇陵陪葬墓中发现的金

银骆驼证明汉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已经比较密

切了。 因为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没有相关的保护

体系和官方记载，因此不能广为人知。 丝绸之路作

为官方保护的交通道路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

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之后。 这个时期，丝绸

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
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

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地进行丝绸贸易，所以官方

的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既然成为官方的丝绸之路，西汉政府采取了诸

多措施保护这条道路的畅通，于是河西走廊修建数

千里的长城保护体系便理所当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对于汉王朝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从此后汉

文明才传播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不只是贸易之

路，也是政治之路。 正是如此，汉代除了张骞不顾安

危打通了交流之道，而且政府在想各种办法保护这

条道路的畅通无阻，河西长城的修建及其在长城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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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置的驿站，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自从汉武帝派

兵打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后，西域还有乌孙国等大

大小小三十多个国家，但通往京城长安的路途遥远，
人烟稀少，又缺乏食物补给，为便利同他们进行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及时传达政令，西汉除

设立河西四郡，又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邮

驿设施，悬泉置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悬泉置是

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当时编制是

“官卒徒御” ３７ 人，传车 １５ 辆，传马 ４０ 匹，还有牛

车，由悬泉置啬夫总领其事，有置丞、置佐以为佐贰。
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悬泉置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

及其附属建筑构成，为一座方形小城堡，四周为高大

的院墙，边长 ５０ 米，东北和西南角均设突出坞体的

角楼，作为保护设施。 悬泉置是当时汉王朝在丝绸

之路上设置的官方接待机构，迎送过往使者、官吏、
公务人员等。 经过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可以确认

悬泉置是汉代规格最高的驿站，类似的驿站在敦煌

郡有 ９ 个，酒泉郡有 １１ 处。 据研究，从酒泉郡一直

到长安，则可以通过悬泉置、居延汉简的驿置道里簿

进行大致排列。 按照学者的研究大约有 ４０ 个类似

悬泉置的驿站［１２］ 。 驿站除了有一定数量的驿马专

供传递公文信件外，还须有一定数量的传车供来往

使者和客人乘坐。 《史记》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

北国。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

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 其后益

习而衰少焉。 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
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６］３１７０充分说明当时

丝绸之路上来往人员众多。 张俊民认为：“悬泉置

是西汉敦煌到长安丝绸之路上规格最高的驿站之

一，负责过往人员的接待与政令、邮书的传递。 通过

考古发掘获取的简牍文书再现了驿站的布局、规模、
人员构成与日常运作所需要的物资，养 ４０ 匹马，备
１０ 辆车；过往人员如何接待、接待过程中配备的传

舍用具，吃饭标准，外事纠纷处置等。 邮书传递的速

度，除一般规定一时十里外，还会有一时二百里的厩

置驿骑行。 这是认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绝佳素

材。” ［１３］悬泉置是丝绸之路上驿站的个案，但足以

反映当时丝绸之路上繁荣的贸易和人员来往的景

象。 而要保证这些驿站的安全，与丝绸之路平行的

长城防御体系必不可少。
河西地区的汉长城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防御作用上来看，河西长城的墙体并不十分

高大，顶端的宽度也不能很好地让士兵进行激烈的

攻防战。 它的作用更倾向于遮挡敌军的视线，使得

他们疑惑畏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阻挡北边游牧民

族的骑兵骚扰。 绵延的长城不但防止敌人的进入，
客观上也可以防止境内不法分子的外逃。

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修建长城控制河西对建都

长安的关中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之前匈奴占

据河西，向西控制西域诸国，向东联合众羌族，以此

为根据地三番五次侵扰汉朝的陇西地区，严重威胁

了关中的安全。 汉武帝夺取河西之后，剪除了匈奴

右翼，修建了河西长城，彻底隔绝了匈奴和羌人的联

系，从而使匈奴失去了外援，在与汉朝的军事斗争中

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经济上来看，河西长城的修筑沉重地打击了

匈奴的社会经济，表现在：其一，匈奴失去漠南地区

之后游牧区域大大减少，失去了河西地区良好的绿

洲，漠北地区的草场质量远远逊色于漠南地区，这就

使得匈奴的游牧业开始萎缩，动摇了匈奴社会的经

济基础。 其二，河西长城的修建削弱和阻碍了汉朝

和匈奴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这对长期依赖南方提

供农作物和手工制品的匈奴部落是致命打击。

四、结　 语

长城作为一种立体防御体系，显示着某种战略

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 汉王朝在威

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屯田，
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了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

生产方式，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在西北边郡得到

了推广，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

化的交流与渗透。 有学者统计，武帝时期先后向西

北徙民总数约 １６０ 多万［１４］ 。 其中“益发戍甲卒十

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７］２７００。
这些大量士卒的出现主观上就是加强长城沿线的保

护，客观上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

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

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 因为汉王朝

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疆郡

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

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

市场。 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

基于边境贸易关口而发展起来的。
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是中原农业民族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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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汉长

城的建置，就是汉民族形成完成的标志。 不过，在这

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把汉长城一线作为汉文化

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并不意味着也把长城看

成是汉王朝的北边疆域。 众所周知，自秦汉始，我国

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之际的北疆，均已

远远超出长城一线，我们在这里是把汉长城放在民

族学上考察，根据当时长城的文化性格而提出这个

看法的，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

题。 而我们把汉长城当作南北两种文化分界线的同

时，也认为长城是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汇线，当时

南北两种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传播，都是从长城脚下

开始的。 长城沿线关市的设立，使“今帝（汉武帝）
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

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６］２９０４。 “胡商贩客，
日 款 于 塞 下 ” ［１０］２９３１， “ 通 货 羌 胡， 市 日 四

合” ［１０］１０９８，于是南北两种文化在此不断得到交融

和传播。
黄永美认为：西汉时期，特别是在汉匈战争之

后，汉政府通过屯田、建设边郡、加强长城防御等多

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长城内外宜耕宜农地区，从
而带动长城地带的发展。 在长城地带的稳定和发展

影响下，长城内外的西汉王朝和西域地区之间通过

互派使节和侍子、联姻、丝路贸易、混居等方式加强

了联系，交流内容也逐渐增多，贸易规模有所扩大，
长城内外的文化也随着交流方式的增多而得以交

流［１５］ 。
综合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汉朝政府

在河西地区修建修缮的长城，是一个综合性的防御

工程，它既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保障了中西文

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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